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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上帝造人的時候, 最先造男人, 再取男人的一根肋骨, 製造女人。 女人原屬於男人的一

部分。 後來, 男人與女人偷吃了伊甸園裡的禁果。 從此, 男人女人, 女人男人, 男女關係, 沒

有搞清楚的一天。 

不知道上帝造動物時, 是先造雄的, 還是先造雌的? 這問題可能與先有蛋, 還是先有雞, 一

樣的費思考。 

 

「公母雌雄」 

 

人有男人女人, 動物有公母雌雄, 植物也有雌雄公母。 天主教禁止墮胎, 想必就是希望人類

世世代代繁衍不息。 動物植物亦然。 

求偶季節, 雄性動物用各種方式吸引雌性動物。 亮麗的羽毛, 悅耳的歌聲, 優美的舞姿, 溫

柔又多情, 萬般手段, 無非是想擄獲雌性動物的芳心。 

雄花雖然不能像雄性動物那樣賣力表演, 雄花的花粉, 漫天飄散, 又隨風飛舞, 親吻著雌花, 

處處留情, 終究也結了不少果實。 

 

 

 

 

 

 

 

 

 

 

「鳳求凰」 

 

古人稱鳳凰是鳥中之王, 象徵祥瑞。 鳳為雄性, 凰為雌性。 都說「鳳求凰」, 可見動物世

界裡, 多是雄的在追求雌的。 如果凰不肯點頭接受鳳的愛, 鳳也無可奈何。 

 



公羊雖然愛母羊, 母羊不愛公羊的時候, 全身重重地硬坐在草地上, 說不站起來, 就不站起

來。 公羊再有無窮的魅力也無法去愛母羊。 

當母羊愛上了公羊, 母羊又嗅, 又聞, 又摩, 又擦著公羊, 公羊喜悅地涕泗滿面, 愛情終於

到手了。 

 

雞區裡面有大公雞、新公雞、老母雞、新母雞, 最近上演

的是「新鳳求老凰」。 新公雞先追母雞, 母雞們都躲到大公

雞身旁, 得到緊急保護, 大公雞追趕新公雞。 

公雞愛母雞, 也愛打架。 雙方見面像世仇, 非拼個你死

我活, 不甘休。 偏偏誰也沒能力置誰於死地。 一場死生的戰

鬥過去, 英雄打落牙齒和血吞, 各自發布「勝利」的消息。  

得到教訓, 新公雞退而求其次, 連老母雞也不放過。 老

態龍鍾的老祖母雞, 無心接受新公雞純純的愛, 一瘸一拐跳著腳逃命。 新公雞輕易追到老母雞, 

老母雞應付了新公雞, 趕緊又跳著腳亡命而逃。 到底愛情是不能勉強的。 

 

曾見過一隻母麻雀, 鐵是「凰求鳳」的高手。 

她先發出輕俏的吱吱聲, 同時張開雙翅, 歡迎公麻雀。 

站在樹梢的公麻雀傻傻地飛過去, 愛了她一下。 母麻雀又發出短促的吱吱聲,  百般鼓勵。 

公麻雀應聲又莫名其妙地飛過去愛她。 一而再, 再而三,  可能愛她愛了千百遍也說不定, 我沒

耐性等到底。  

現在才明白, 為什麼滿地麻雀這麼多。 

原來母麻雀竟是如此放蕩, 簡直比三級黃色片還要黃三級呢! 

 

好像求偶季節母鳥的表現, 不是風騷, 就是冰冷。 

窗檯前面山楂樹上, 單獨停了ㄧ隻小黃雀。 先後又飛來二隻小黃雀, 在枝頭跳上跳下, 追來

趕去, 打鬥連連。 

單獨的小黃雀飛到高高的樹梢頭, 兩隻纏鬥的小黃雀立刻

轉戰高處; 單獨的小黃雀飛到矮枝上, 戰場又移往低處。 正

是「雙鳳求一凰」。 

好不容易, 打鬥分出了勝負。 敗者逃離戰場, 單獨的那

一隻也展翅飛離了山楂樹。 對於勝利者, 表示了不屑一顧的

冷漠。 贏得勝利的結果, 獨守空枝罷了。 

這場戰鬥顯然是白費力氣了。 

 

 



 

孔雀開屏是公孔雀跳求偶舞。 每當公孔雀抖動著絢燦奪目的屏扇, 雙腳踏著某種韻律的步

伐, 前進後退地跳舞, 母孔雀不是自顧自踱步到公孔雀背後, 相應不理; 就是低了頭, 將地上的

泥土小石子當美食一般的拼命啄食著, 肚子正餓得荒呢! 

公孔雀儘管獨舞, 不獲佳人青睞。 最後, 母孔雀終會抱出幾隻小孔雀。  

牠們一定趁人不注意, 做了ㄧ些不為人知的好事情。 

 

 

 

 

 

 

 

 

 

 

 

 

「亂點鴛鴦譜」 

 

農夫養動物, 講求繁殖。 公雞配母雞, 公羊配母羊, 公魚配母魚, 公鵝配母鵝, 什麼動物都

拿來配一對。 

 

珠雞的顏色有黑, 有灰, 有白, 有紫, 有褐。 選購珠雞, 我們特別選了黑、灰、白三色, 看

看結果怎麼樣。 

結果是牠們新生的後代, 羽毛灰中有白, 白中帶黑, 黑中參灰, ...., 斑駁的顏色, 恐怕連

珠雞本身都不認得誰是同類, 誰是誰。 

通常羽毛白的珠雞戰鬥性比較強, 追逐帶黑羽的珠雞最起勁。 有的珠雞黑羽多, 有的黑羽

少, 似乎只要身上有幾根黑羽, 就被看不順眼, 難逃驅逐的命運。 

 

 



鵝的品種多, 有的全身潔白, 有的灰白, 有的灰褐; 有的羽毛平直, 有的卷曲, 跟人長頭髮

一樣, 有直髮, 有卷髮; 還有頭上凸起一塊包, 像個小山丘。 

我們將各種鵝養在一起。 全身潔白的愛羽毛卷曲的, 頭上

凸出來的愛全身灰白的, 愛來愛去, 鵝寶寶的羽毛與外觀, 各

種情況都有可能。 

一隻全身潔白披著美麗卷曲羽毛的大白鵝, 頭上還頂了ㄧ

個可愛的小肉瘤。 朋友看見, 十分同情牠, 說牠被同伴欺負的

好慘, 羽毛被啄得亂七八糟, 卷曲不直, 頭頂還腫個大包, 實

在太可憐。 事實並不如朋友所想。 

 

池塘裡, 我們養鯉魚、鱸魚、鯰魚與錦鯉, 大家在水中共同生活。 

水中的世界混濁, 看不清楚。 春天降臨時, 公鯉魚跳出水面, 個個都是鯉耀龍門的健將。 

就在出水面的一剎那, 牠們扭動身軀, 為傳宗接代向四面八方灑播下萬全的準備。 

到目前為止, 尚未出現鯉魚頭鱸魚尾或鱸魚頭鯰魚尾的怪胎, 謝天謝地! 

 

「有情世界」 

 

剛搬來農場, 見到動物求偶, 總覺稀罕。 與女兒通電話, 經常提到, 公鵝母鵝同浴華清池, 

公雞與母雞, 公羊與母羊, ... 

女兒聽多了起反感。 

她說, 媽媽, 你講得都是這些。 

我本來的純樸形像, 鄉土氣息到哪裡去了?  

可是農場裡面,看到的盡是這些。 菜圃裡的害蟲, 成千上

百的小綠金龜子, 不也是在大太陽底下, 曬曬太陽, 吃吃青

菜, 愛愛相連在一起, 直到日落西山。 這原是個充滿愛情的

世界啊! 

 

很多年前, 與遠在台北的母親通電話, 老人家喜歡聽農場雞鴨羊魚的愛情故事。 當我提到農

場失去了公雞, 高大的白母雞出來擔當公雞的任務, 一群母雞胡亂愛成一團, .... 年邁的老母

親, 目不甚明, 耳不甚聰, 見聞又不廣, 聽了這比太空人登陸月球還鮮的農場新聞, 覺得挺有趣

味。 向來, 母親記憶力不甚好, 講過又講的愛情故事, 她百聽不膩。 每次講, 老人家都哈哈大

笑。 

 

 

 



美國已故脫口秀主持人 George Burns, 他的招牌是嘴裡叼一根雪茄菸或手指夾著雪茄講冷笑

話。 當他九十幾歲, 有人問他長壽秘訣, 他說, 雪茄、酒與女人, 是他長壽的三寶。 

他又說, 人老了, 運動量要減半。 從前他每天在自家泳池游泳二小時, 後來改在池邊散步二

小時, 現在減為池邊散步一小時。 提到女人也一樣。 老了以後, 女人跟他說, No。 他說, 

Thank you。 現在每天談女人三十分鐘, 日後將改談十五分鐘才符合健康之道。 

在我們生活裡, 不能缺少愛的滋潤。 

看看大自然, 微風擁抱著花朵, 蝴蝶蜜蜂雙雙飛舞在花間。 求偶季節, 動物追逐嬉戲, 成雙

成對, 滿眼都是愛。 唯獨人類, 無分求偶季或非求偶季, 一年四季, 隨時有愛, 仍免不了歎息, 

愛情難覓。 

一句中國老話, 「一個蘿蔔一個坑」。 時間或早或晚, 終會找到適合蘿蔔的坑。 

但願天下有情人, 覓得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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